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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产业化是新时代推进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良性循环、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黄土丘陵沟壑区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作为黄土高原典型地貌单元，其乡村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退耕

还林（草）工程后生态功能显著改善，但农业基础薄弱、水土约束增强、生产效益偏低等问题依旧突出，亟需推进生

态产业化提升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本文从生态资源价值增殖角度，探讨了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的内

在机理，并结合延安市治沟造地工程后的典型实践，提出了适合该区域发展的产业化模式及其可持续途径。结果

表明：①乡村生态产业化应遵循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耦合机理以及价值转化原则，依托地理工程技术加快生态

资源培育，建立生态产权管理制度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通过资产集中流转、经营主体培育、产业要素融合等推进

生态资产资本化，完善生态市场交易机制保障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②延安市部分乡村依托治沟造地工程实现

了生态资源培育，探索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路径，已初步形成了高效种养、休闲农业和多元

综合等生态产业化模式；③未来应注重地理工程成效管护、健全产权管理制度、发挥能人带动作用、吸纳社会力量

参与以及构建动态评价机制，补齐产业化过程中的短板，推进乡村生态、生产、生活的有机融合，实现乡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的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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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深

刻影响着中国的城乡地域空间、产业结构和社会

关系[1]。但传统发展模式过度追求生产规模、增长

速度与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集约利

用，导致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而随着

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美生态

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2]。为此，中央提出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

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产业化是通过社会化

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服

务，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向物质财

富转变的过程，是新时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科学途径。

乡村是生态资源最为丰裕的地区，但面临着生

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双重压力，生态产业化为二者

的有机融合提供新思路[3]。乡村生态产业化理念由

来已久，Anderson等[4]在 1991年已提出市场运营能

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并创造经济利润。世界各国

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都探索了适合本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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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化模式[5,6]，德国、荷兰等国家通过生态整

治形成了以创意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主体的多元功

能模式，日本、韩国等国家基于产业融合构建起以

“六次产业化”为主体的资源集约模式。在生态文

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战略推动下，中国各地

区乡村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产业化模式，如以

优势农业和生态旅游为主的安吉模式、以休闲农业

为主的红岩村模式等，为乡村生态产业化提供了良

好范式[7]。

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典型实践，相关学者深

入剖析生态资源、资产和资本的内涵、特征及其价

值转化规律[2,8]，提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建设，

运用市场手段开展生产经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增

殖是协调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9,10]，

并提出生态经济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特色生态经

济模式等与生态产业化相关理念[2,11,12]。根据生态资

源形态演变和价值转化规律，生态产业化过程被划

分为资源培育、资产转化、资本运营以及价值实现

等环节[2,11]，并以土地、水等资源为例解析了其实现

机理及效应[13,14]。针对生态产业化各过程环节的关

键问题，国内外研究提出研发生态保护技术[12]、健全

产权管理制度[10]、探索资本运营方式[11]以及完善市

场交易机制[15]等实现路径，为乡村生态产业化机理

研究、路径探索和模式总结奠定理论基础。

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处黄河中游地区，是黄土高

原典型的地貌单元之一，总面积约14万km2，涉及陕

西、山西、内蒙古等 3省 64个县（区）。该区域地表

破碎、生态脆弱、暴雨集中，长期以来滥伐、滥垦、滥

牧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同

时，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

下，乡村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城市和工业污染向

农村排放，以“乡村病”为主要特征的乡村衰败日趋

严峻，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5,16]。近

年来，在退耕还林（草）工程的作用下，区域植被覆

盖度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承载力显著提

升 [17,18]。但坡耕地的快速减少导致土地资源约束增

强，局部地区出现“缺地少粮”问题。同时，大部分

乡村经营主体薄弱、资金技术短缺、产业融合不足，

农业生产仍延续传统耕作方式，玉米种植收益不足

700元/亩[19,20]，影响着粮食安全和农户生计[21]。区域

生态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为乡村转型提供了后

发优势，但因缺乏有效路径导致生态资源难以转化

为维持农民生计的资产和资本，加之生态补偿不

足，农民生态保护积极性受挫，严重制约着乡村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22]。亟需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的功能

与价值，探索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

产业化路径[23,24]，推动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的

同步提升。

本文依据乡村地域系统、生态价值、地理工程

和科斯产权理论，从生态资源价值增殖角度，系统

剖析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内在机理，并

结合延安市的典型实践提出适宜区域发展的产业

化模式及其可持续路径，为协调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的关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

生活富裕的目标，推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与城

乡融合提供参考。

2 生态产业化理论基础
乡村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是相辅相成的，

目标均为遵循生态演化和产业发展规律，实现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3]。但二者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产业生态化强调基于生态演化

规律对传统产业生产技术、过程进行改造升级，解

决资源利用不足、环境污染的问题，在经济效益增

加的同时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25]；生

态产业化注重采用社会化生产、市场化经营等方

式，挖掘生态资源的价值功能，培育适合乡村生态

保护与富民增收相协调的新业态，解决生态建设制

约农民生计的问题，实现绿水青山提质增效与乡村

转型振兴有机结合[25,26]。

乡村生态产业化是乡村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

素，参与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实现价值增

殖的绿色产业模式。从乡村地域系统视角看，生态

产业化的实质是通过乡村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

子系统交互作用优化，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

但不同区域要素构成、耦合结构和演化过程差异显

著，因此在该过程中应着眼于系统地域分异、耦合

机理与演化规律，确保生态资源开发强度与自然承

载力相适宜，适度激发系统各要素活力实现乡村产

业转型[5]。生态价值理论认为，生态资源的稀缺性、

效用性使其能够与其他资源一样，通过“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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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要素价值—交换价值”的转化实现提

质增效[27]，因而应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生态价值评

价方法，科学划分生态产业化发展过程环节，并探

明各环节的内在机理、关键问题和实现路径。生态

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功能决定了生态产业化的发展

潜力，但传统整治技术因缺乏对系统的综合分析，

导致生态资源难以持续利用[28]，亟需将地理学的区

域性、综合性与工程学的技术性、实践性有机结合，

强化现代地理工程理念，通过“自然—经济—技术”

交互过程分析，研发乡村水、土、环境等要素综合整

治技术，夯实乡村生态产业化的资源基础[29]。科斯

产权定理指出，当稀缺资源变为产权归属明晰且可

交易的资产时，资源配置能实现帕累托最优[30]，但长

期以来生态资源被认为是国家所有的公共物品，

“搭便车”行为致使其破坏、浪费与闲置问题突出，

亟需通过完善生态产权管理机制，明晰产权归属和

权责关系，变生态资源为生态资产，为资源开发、利

用和流转扫清障碍。

3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机

理分析
乡村生态产业化是在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基

于自然演化规律、系统耦合机理与价值转化原则形

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绿色化的新业态。当前，黄

土丘陵沟壑区大部分乡村正由农业产业化向生态

农业产业化转型，少数基础较好的乡村开始向生态

产业化过渡。与传统产业化相比，生态产业化在经

营目标、参与主体、生产要素和产品供给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①由单纯追求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向与乡村振兴目标紧密结合转变；②由传

统农户分散经营向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化、组织化生

产转变；③由过度依赖土地资源的农业生产向适度

利用生态资源的多元经营转变；④由粮、油、肉、蛋

等初级农产品生产向多元生态产品和服务提供转

变[31]。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应在政府引

导、农户主导下，以乡村资源环境系统中土地、生

物、水、气候、景观等生态要素为基础，积极发挥社

会经济系统中政策、技术、资金、市场等要素的调

控、推动、支撑、纽带作用，通过资源整治培育、权责

关系划分、社会化生产与市场化运作，整合经济系

统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要素，从而实现乡村地域

产业结构转型。根据生态资源的形态演化与价值

转化，生态产业化过程可划分为以下4个环节：①生

态资源培育，即资源存在价值提升的环节；②生态

资源资产化，即资源存在价值向资产使用价值转化

的环节；③生态资产资本化，即资产使用价值转化

为资本要素价值，再转化为生态产品与服务交换价

值的环节；④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即交换价值

最终实现，并为资源培育提供资金的环节（图 1）。

生态产业化的各过程环节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的，只有各环节有序开展才能有效激发生态资源活

力，形成生态溢出效应，实现绿水青山提质增效。

3.1 生态资源培育

生态资源培育是依托地理工程技术，对退化或

不可持续的生态要素进行整治培育，提升生态资源

数量、质量和功能的环节。针对当前黄土丘陵沟壑

区乡村存在的水土流失、耕地短缺、环境污损、土地

贫瘠等问题，应立足于区域水土保持的主导功能，

根据生态要素的演化规律及功能目标研发整治优

化技术，通过扎实开展各类地理工程推动流域空间

重构，夯实生态产业化的资源基础。针对以上问题

开展的工程有：①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根

据区域气候条件、生态承载力和植被适应性探索群

落优化技术，重点解决植被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问

题；②科学推进治沟造地工程，利用增强型工程技

术体系对水毁沟道进行综合整治，协调水土要素耦

合关系，并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耕地数量[32]；③
着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工程，开展垃圾集中处理、

生活污水循环和旱厕改造等工作，实现乡村景观环

境美化；④加快推进土壤复配工程，基于土壤微观

结构选取红粘土作为天然改良剂，解决黄绵土“三

跑”（跑水、跑土、跑肥）问题，并结合作物生长特性

进行不同比例复配，营造健康稳定的土体，提升耕

地质量与功能[29]。

3.2 生态资源资产化

生态资源资产化是在政府引导、政策调控和技

术推动下，建立乡村生态产权管理制度，界定生态

资源产权归属与权责关系的环节。产权虚置与权

责不明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资源低效利用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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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33]。坚持生态资源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原则，县级

政府代行所有权，积极发挥监督管理作用。相关部

门应组织开展资源清查，利用遥感监测技术，并结

合统计填报、野外普查，明确各类生态资源的数量、

质量和边界。基于现行自然资源统计核算体系，根

据生态资源特征和交易需求，研发兼顾科学性、全

面性和可操作性的价值核算方法[34]。制定生态资源

占用、处置和收益等主体及其权责关系界定准则，

开展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保障产权主体的合法

权益，减少产权纠纷[35,36]。村集体严把林（草）地产

权，杜绝滥垦、滥伐、滥牧，严禁违规开发行为。耕

地、园地、鱼塘等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

权分置”，确保承包权长期稳定，但对承包资格丧失

或资源长期闲置的资源及时调整，并鼓励农户以多

种形式流转和出让经营权。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实

行“确权不确地”办法，提高资产利用的灵活性。

3.3 生态资产资本化

生态资产资本化是政府引导农民进行资产集

中流转，通过资金扶持和技术创新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村集体以资产入股形式参与经营，融合乡村各

类产业要素生产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环节[2]。针

对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资产分散经营导致利用效

率不足的问题，应鼓励农民以出租、转包、托管、入

股等方式向村集体流转经营权，并以租赁方式回收

长期闲置的生态资产。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励

能人返乡创业，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破解老龄化、空心化引发的劳

动力要素短缺问题。加强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扶持力度，并广泛吸引社会资本以满足生产资金

需求。农业部门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积极

搭建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平台，开展生态

资源集约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根据经营主体发

图1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机理图

Figure 1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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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意愿，村集体以资产入股方式参与经营并按股

分红。

针对当前区域很多乡村延续单季玉米种植所

导致收益偏低的问题，新型经营主体应积极发挥主

导作用，按照三产融合理念，依托村域生态要素推

进各类产业要素整合[21]。根据区域农牧交错和特色

林果的比较优势，结合沟道立体农业布局，充分利

用土地要素，促使生态产业链纵向延伸。山塬苹

果、红枣、梨等园地开展精细化管理，提高特色林果

的产量与品质；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在台地兴建设施

农业，种植草莓、西瓜以及反季蔬菜等经济作物；通

过良种选育、土壤复配和精准耕作，提高坝地玉米

等粮食作物产量，并结合气候变暖趋势推广“一季

变两季”的复种模式，引进油菜、菌草等饲草作物促

进畜牧业发展。依托生物、水体、景观等生态要素

推进生态产业链横向拓展，定期对林（草）地进行保

育、更新和林分调整，营造垂钓池、采摘园、康养吧

等生态景观发展生态旅游业，具有革命遗址的特色

村需注重保护传承发展红色旅游，实现特色农产

品、民俗文化和生态旅游“捆绑式”经营。适度发挥

产业集聚效应，在区域内逐步形成“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的生态产业格局。

3.4 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

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是采用多元市场交易

机制实现其交换价值，促使乡村生态要素与城市

资金要素的双向流通，并为生态资源培育提供资

金的环节 [36]。长期以来，中国生态市场体系不健全

制约着产权流转、有效补偿以及产品销售，亟需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生态市场

交易机制。政府应因地制宜构建生态资产流转机

制，规范各类生态资产流转价格、准则与过程，建立

流转信息平台、掌握区域内生态资产供需状况，成

立相关服务机构、促进生态资产流转有序开展。生

态补偿由政府支付逐步向政府引导转变，依据生态

建设者成本、受益者获益以及生态服务价值明确补

偿标准，黄河下游地区企业或单位以资源税、碳税、

排污费等形式承担跨区域生态补偿责任，居民以旅

游门票等形式支付生态服务费用。挖掘本地生态

产品特色优势，加快推进产品“三品一标”认证，提

升产品品质、附加值和知名度。搭建市场交易信息

平台，采用微信推送等形式及时通知农民。积极拓

展产品销售市场，强化与龙头企业、商场超市和农

贸市场的合作，形成“基地农业”销售模式，充分利

用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打造“互联网+”销售模

式。在为资源整合和持续经营留存资金的同时，根

据产业发展实际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工资收

入等形式实现农民增收。

4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典

型模式
乡村生态产业化注重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

有机融合，生态建设为产业发展夯实资源基础，产

业发展为生态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是新时代国家生

态功能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延安市地

处黄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核心区域，

近年来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生态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并以中央投资 48.32 亿元支持治沟造

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为契机，采用增强型工程技术

变废弃沟道为高标准农田，搭建起规模化、集约化、

园区化的生态产业基地。部分乡村结合自身区位

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明晰产权归属、培

育特色产业和加强市场运作探索了“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路径，多种生态产业化

模式初步显现。本文依据乡村生态产业化实现机

理，基于当前该区域乡村生态产业化的典型实践，

提炼出高效种养、休闲农业和多元综合 3种生态产

业化模式，探讨其中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发展路径

（表 1），为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

模式参考。

4.1 高效种养模式

高效种养模式是基于土地要素多功能性形成

的种植、加工、养殖和林果相结合的农业体系。延

长县D村原为国家级贫困村，长期以来农民收入主

要依赖于沟道玉米和塬区林果，但种植收益偏低导

致村内 81%的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2013年，D村

实施治沟造地工程平整川坝地960亩，并完善交通、

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在新增耕地归村集体所

有的前提下，分包到户、确权颁证，并鼓励农民以入

股、托管和转让等形式将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受

益于精准扶贫政策，政府投资 300万元成立股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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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村集体以土地资产入股参与经营，通过统一

育苗、管理和收储的方式种植菌草，引进加工技术

生产菌草饲料、生物菌肥，将部分饲料分发给农户，

并采用合作社垫资买牛、农户分年偿还的“借牛还

牛”方式发展养殖业，利用农家肥、生物菌肥改善果

园土壤质量，提高林果产量与品质。通过菌草饲

料、生物菌肥、活体肉牛和特色林果等产品销售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按入股方式向农民分配利润，并

以雇工的形式鼓励农民参与日常经营。D 村通过

“坝地变基地、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

革盘活乡村土地要素，户均增收 6950 元，带动 137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但该模式因产品滞销导致资

金短缺，制约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与

服务市场化环节受阻。因此，政府应协助其与企

业、商超达成合作关系，形成稳定的产品批发销售

市场，借助电商平台、农展会等渠道，积极拓展产品

零售市场。在增大政策扶持、财政投资和贷款优惠

力度的同时，积极拓宽投资渠道，吸纳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

4.2 休闲农业模式

休闲农业模式是依托乡村土地、生物、水、景观

等生态要素构建的高效农业和生态旅游相融合的

产业体系。针对水土流失、沟道水毁和土地贫瘠问

题，宝塔区S村稳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促使植

被覆盖率保持在70%以上，并逐步改善群落质量与

景观格局；全面实施治沟造地工程，新增高标准农

田 2080亩，并完善水利和灌溉等生产设施，协调水

土要素关系；逐步推行土壤复配工程，加速耕地熟

化与质量提升，并打造营造荷塘、芦苇湖、玉米迷宫

等多处生态景观。新增耕地采取“确权不确地”的

管理方式，并以租赁形成集中撂荒土地，实现生态

资产集中管理，根据其增值收益定期向农民分红，

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政府主导成

立多个专业合作社，并大力扶持其发展壮大，村集

体将耕地、林地和池塘等生态资产流转给合作社。

依托土地要素，形成“玉米+饲料油菜”的一年两季

轮作模式，通过机械化种植和饲料油菜青贮推动种

植业与养殖业发展，依托生物、水、景观等要素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业，吸引周边居民观光、采摘与垂

钓。S村通过休闲农业模式发展既提高了农业种植

效益，也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农民人均纯收入提

高 1350 元，贫困人口减少 924 人。但政府“自上而

下”主导的产业模式，缺乏乡村能人带动，自主经营

能力不足、参与热情不高、“等靠要”观念普遍，制约

了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实现。亟需变政府主导为政

府引导，加强政策宣讲、农民技能培训和经营主体

培育，并逐步放宽乡村经营主体资格限制，允许有

意愿的社会主体加入，统筹政府扶持与市场需求，

表 1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产业化典型模式

Table 1 Typic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模式

高效种

养模式

休闲农

业模式

多元综

合模式

案例

延长县

D村

宝塔区

S村

宝塔区

N村

基本概况

①治沟造地工程平整土地；

②土地确权到户明晰产权；

③基于“合作社+农户”体系发展“种

植+加工+养殖+林果”高效农业；

④饲料、菌肥、肉牛和林果销售增收。

①退耕还林、治沟造地和土壤复配工

程整治生态要素；

②采取“确权不确地”产权管理方式，

并集中闲置土地；

③通过“政府+合作社+农户”体系发

展“种养结合+生态旅游”休闲农业；

④销售玉米、饲料以及旅游接待实现

增收。

①治沟造地工程整治生态要素，结合

红色资源营造生态与人文融合景观；

②依托“企业+新型主体+农户”体系

发展“种养+加工+旅游”特色产业；

③销售多种农副产品、发展生态和红

色旅游实现增收。

模式亮点

①发挥土地多功能性；

②以入股、托管、转让等

形式流转经营权；

③“借牛还牛”激发农民

热情。

①注重土地、生物、水、

景观等生态要素综合整

治；

②试点新型产权管理制

度，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①采取多元经营策略，

三产融合扩大规模；

②充分发挥品牌效应，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吸

引国内外游客观光。

局限不足

产品滞销导致资金短

缺，制约经营规模扩

大。

自主经营能力不足、参

与热情不高、等靠要观

念普遍。

不同集体所有权边界

存在纠纷，产权界定不

清。

改进路径

①建立批发市场；

②拓展零售渠道；

③增大政策扶持、财政投

资和贷款优惠力度；

④拓宽融资渠道。

①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

导；

②加强政策宣讲、农民技

能培训和经营主体培育；

③逐步放宽乡村经营主

体资格限制。

加快完善乡村生态产权

制度，通过资源清查和边

界勘察明确产权主体的

权责归属，确权登记实现

收益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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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乡村产业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4.3 多元综合模式

多元综合模式是按照三产业融合理念，充分发

挥乡村生态要素和特色旅游资源优势建立的集高

效农业、休闲观光和红色旅游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宝塔区N村位于延安著名红色景区内，但长期以来

种植强度过大、耕作效率低下、排水设施老化，导致

盐碱地、下湿地等中低产田广布，水稻种植面积一

度不足 500亩，红色旅游也受到一定冲击。N村率

先实施治沟造地工程，整治中低产田 4832亩，通过

土体重构构建蒙金形耕作层，采用“拦—蓄—排”技

术解决农田排水灌溉难题，利用土壤复配提升土壤

质量和熟化程度，结合红色景观建设生态廊道、打

通生物通道、营造生态景观。政府牵头、多方投资

组建龙头企业，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或农民自

发等形式成立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加强企业、新型

经营主体和农户的利益关联与经营协作，依托各类

生态要素打造集高效农业、产品加工、特色旅游于

一体的红色小镇。N村充分发挥自身品牌效应，利

用电商平台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吸引国内外游客旅

游观光。2017年接待游客高达130万人次，种植、养

殖和旅游收入分别为640万、549万和2500万元，农

民人均收入增加 3468元。但因国有农场与村集体

在新增耕地所有权边界上存在纠纷，影响了土地流

转、规模经营和收益分配，生态资源资产化无法顺

利实现。亟需加快完善乡村生态产权管理制度，通

过资源清查和边界勘察明确产权主体与权责归属，

确权登记解决产权纠纷，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和收益

合理分配。

5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地理工程、生态价值

理论和科斯产权定理，系统剖析了黄土丘陵沟壑区

乡村生态产业化的内在机理，并结合延安市典型实

践，提炼出适宜区域推广的模式及其可持续路径。

主要结论有：

（1）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应着眼于

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遵循自然演化规

律、系统耦合机理和价值转化原则，进行技术性整

治、社会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通过生态资源培育、

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

务市场化等过程环节的有序开展，实现生态资源提

质增效，协调乡村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

盾，为城乡生态和资金要素的流通提供有效渠道，

提升区域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2）延安市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核心区域，

全面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和治沟造地工程，变退

化或不可持续生态要素为优质生态资源。部分乡

村通过产权划分、产业融合和市场运作，开展了“资

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生态产业化

实践，逐步形成了高效种养、休闲农业和多元综合3

种典型模式。但区域生态产业化处于起步探索阶

段，经营规模不大、自主能力不足和产权界定不清

等造成上述产业模式在不同过程环节中受阻。

5.2 政策建议

黄土丘陵沟壑区适时推进乡村生态产业化，既

有利于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也有助于产业发展与农

民增收。但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地域系统，为促使生

态产业化朝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本

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各类地理工程实施，并注重工程

后期成效监督及其维护力度。具体而言，退耕还林

（草）工程应兼顾植被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对植

被群落进行适度更新优化，减少植被恢复对土壤水

资源影响；巩固提升治沟造地工程的现有成果，加

强对坝系稳定、土地沉降、边坡滑塌等次生灾害的

监测。

（2）健全乡村生态产权管理机制，明确产权归

属与权属关系，减少产权纠纷与资源闲置。培育良

好环境吸引乡村能人返乡创业，逐步放宽限制吸纳

社会力量参与产业经营，保障农民权益吸纳更多农

民参加生产管理，激活产业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

力。同时，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搭建与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平台，解决资金、技术短缺难题。

（3）县级农业部门组织相关专家或第三方开展

生态产业化评估，以村域为单位，通过生态资源储

量、资源确权率、经营主体能力、集体经济产值和农

民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等指标反映其水平。对发

展水平较好的村域给予资金、政策、项目等支持，支

撑、鼓励其规模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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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展望

生态产业化将有效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

建、产业重塑，促使生态、生产、生态和文化功能的

提升，推动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和可持续发展。本文

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例，结合延安市典型案例从理

论层面对乡村生态产业化进行了初步解析，但推动

乡村生态产业化落实落地，未来应加强以下方面的

研究，为实现生态建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

（1）加强地理工程技术研发，提出乡村生态资

源综合整治的专项规划、技术方案和规范指南，为

不同区域生态资源培育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基于

区域自然分异和产业比较优势，开展相关试验示

范，创新生产经营方式，为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收

益增加提供基础。

（2）结合中国国情，探索构建生态价值评估体

系与生态产权管理制度，并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完善

生态市场交易机制，重点研究形成跨区域的生态补

偿体系和标准，为生态产业化发展提供产权保障和

资金支持。

（3）构建乡村生态产业化发展评估体系与模型

方式，选取典型案例区，通过长期的定点观测，深入

剖析生态产业化对乡村地域系统耦合的影响机制，

促进乡村人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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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typical patterns of rural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of China

ZHANG Xuanchang1, 2, 3, LIU Yansui1, 2, 3, LI Yurui1, 2, GUO Yuanzhi1, 2, CAO Zhi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Rural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healthy inter-

ac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systems in the new era. China’Loess Hilly-Gully region is a typical

geomorphic unit of the Loess Plateau locating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regional

eco-environment was fragile and conflict of the rural human-land relationship was prominent. The

Grain-for-Green Projec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but rural issues were still

prominent, including weak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the increase of water-soil constrains, and rela-

tively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for

improving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prolifer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rural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Meanwhile, the typical patterns and its sustainable approaches were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actices after the Gully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Yan’an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Rural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regional rural system,

and follow the law of evolution, the mechanism of system coupl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The key processes are as follows: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by geographi-

cal engineering, asset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by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assets through asset circulation, stakeholder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im-

proving the ecological market trading mechanism. (2) Some villages in Yan’an City realized eco-

logical resources cultivation relying on the Gully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explored the path of

resources translating to assets, then turning to capitals and finally converting to funds. Three typi-

c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have gradually formed: efficient planting-breeding, lei-

sure agriculture,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3) In the future, weaknesses in the industrial-

ization process could be overcome by geographical engineering effect maintenanc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development, rural talents cultiv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 and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The above approaches would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achieve the ai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regional rural system; geographical engineering; rural re-

vitalizatio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Ya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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